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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专辉是“麻风楼”里的

主治医生，从 1972 年至今，他

一直为麻风病人服务，也经历

了“麻风楼”搬迁的全过程。

在郭专辉看来，即便政策

允许、医学上也可行，但麻风病

人下山依旧是一件千难万难的

事。他和其他几个同事曾先后

考察了好几个可用于安顿病人

的地点，但都遭到了当地村民

的强烈反对。后来，他一路寻

觅到了大福镇九瑶村，村民一

开始也不同意，大伙儿都说，“这

个是传染病，即便是完全隔离，

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郭专辉好说歹说做了两个

月的思想工作，出于恻隐之心，

村民们这才勉强答应将麻风病

人搬迁到村子里，但他们也提

出了要求：麻风病人必须实行

封闭式管理，不准他们到村子

里走动，更不准到村民家里去。

“以前住在山上，生活很

艰苦，搬下山后，条件是好了，

但病人的心理压力反而更大

了。”郭专辉说，病人迫切想要

走出去，被村民拒绝后就会失

落很久，有些人甚至好几天都

不愿意出房门。

麻风病人已经集体搬迁，

他们不再被隔离在高高的山顶，

已经可谓是站在了社会的边缘，

只待一脚踏进去——如果真的

任由病人被孤立，那当初兴师

动众地搬迁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麻风病确实具有传染性，

但这只是在发病初期。经过两

个星期的药物治疗，就能够杀

死 99%的细菌，使患者失去传

染性。像我们这里的病人，大

部分都是经过了药物治疗的，

有的甚至是早就已经康复的，

对村民来说并没有威胁。”但根

植于人们脑海中的恐惧，仍让

村民们对麻风病人无差别的给

予拒绝——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医生要身先士卒，不仅要

给病人治身体，还要治心病。”

于是，郭专辉和同事们一起，

主动到村民家去聊天，在拉家

常时有意无意地讲一些麻风病

的知识。同时，医护人员还经

常在“麻风楼”的院子里和病

人一起搞活动，甚至一起吃饭，

“就是要让路过的村民看到，

我们都放心地在跟病人接触，

以此打消他们的疑虑。”甚至，

郭专辉还邀请了村镇里的领导

以及村民代表进入“麻风楼”

开座谈会，村民们就算不愿意，

但看到领导都去了，他们也就

不好意思拒绝。

不仅要把村民请进来，郭

专辉还“加码”，要把麻风病人

“带出去”。只要有空，他就拉

上几个病人去村里的街上散步。

村民渐渐习惯后，他又尝试着

带病人去村民家里坐坐，“因

为我带着他们去的话，大家多

少会给我点面子，虽然不情愿，

但至少不会立刻把他们赶走”。

医生们在慢慢地将麻风病

人带出封闭的院落，而病人们

又何尝不想快一点去感受家长

里短、鸡毛蒜皮？为此，他们

也鼓起勇气，一次次将目光探

到院前的马路上，对着过往的

村民问一句：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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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楼”里的故事：请让我靠近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
在距离益阳市安化县城约 90 公里的大福镇九瑶村，有三栋小楼傍山脚而建，最前面的一栋更

是与马路相邻。小楼外没有院墙，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到达时，里面有一
群老人正在说笑，还有几位在打字牌。

这个看似简单的院落，这份看似平常的悠闲，却是在 30 年的岁月变迁中，经过“楼里楼外”
人们的不懈努力才慢慢换来的——原因无它，只因这几栋楼里住的都是麻风病人。

麻风病，一度让人谈之色变。尽管现代医学的昌明，已经勒住了这个古老疫病的缰绳，但绵
延 3000 余年的神秘与恐惧，仍让众多麻风病人如在人间边缘前行。无论是已治愈者还是医护者，
在病菌本身已不再肆虐时，仍要承受心灵上的创痛。

但九瑶村的麻风病人显然是幸运的。早在 1986 年，该地的麻风病人与医护人员便全部从海
拔 1173 米的大福镇天罩坪山顶集体搬迁，他们在村庄边缘安营扎寨，从最初的被隔离、被排斥
到后来的友好往来，能够与村民们一起跳广场舞、打麻将，甚至是结婚——这座“麻风楼”里的
病人不用蜷缩在社会荒无人烟的角落，相反，他们能够对命运抱有真切期盼。

作为湖南省内唯一实现病人和医护人员生活完全一体化的麻风村，发生在九瑶村里的故事即
便放在全国也都少见。7 月 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了大福镇九瑶村的大福皮肤病防治所，
走近生活在这里的麻风病人，看他们是如何一点点摆脱心灵的阴影，如何勇敢打破偏见的藩篱，
如何一步步迈出寻求接纳包容、重新走向社会的步伐的——没错，这是属于麻风病人的励志故事。

7月 9日，天空飘起了蒙

蒙细雨，也为炎夏带来了丝丝

凉意。何春娥的午觉一觉睡

到了下午3点多，拾掇好下楼，

才发现一楼大门边已经坐满

了人。

“哎呀，今天你们都起得

这么早呀！”

“可不是嘛，就你一个人

好意思睡到这个时候。”

大家伙儿彼此打趣，何

春娥也乐呵呵地坐到了人群

中。这群人里，大多数都是

麻风病人，也有几个来拉家

常的当地村民。大家熟稔地

闲聊、喝茶、打牌。这习以

为常的情景，曾是何春娥不

敢想象的。

何春娥今年 74 岁，她从

1971年开始便被家人送到山

顶上的麻风村生活，“后来听

说要从山上搬下来，我们都

很高兴，想着能够和老百姓

往来，生活自然不会再那么

无聊”。

但何春娥太乐观了，在当

时，用“闻风丧胆”来形容老

百姓对麻风病的恐惧一点都不

为过，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过

火烧麻风病人的过激举动。

“刚搬到村里的时候，我

们的院子是完全封闭的，虽

然门前就是马路，但都砌上

了栏杆，根本就不让我们出

去。”何春娥有些失望，但对

于九瑶村的村民而言，面对

这群从山顶走下来、紧挨着自

己的家安营扎寨的麻风病人，

他们同样惊慌。有时，若有

村民路过“麻风楼”，里面

的病人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但村民们全当没看见，连头

大隐隐于市，九瑶村民有位“麻风邻居”
位于九瑶村的“麻风楼”

规模不大，三栋房子，从大门

口走到最里头，也就需要两三

分钟。没有隔离设施，甚至连

道院墙都欠奉，偶尔还有村民

淡定自若地走进来，寻着把凳

子，一屁股坐下，便拉起了家常。

到了傍晚，楼前的地坪上还会

有一群人放了音响，大跳《小

苹果》。

这情景跟我们想象中的出

入太大，还在愣神间，“麻风楼”

的负责人——益阳市大福皮肤

病防治所所长刘尚夫十分“体

贴”地说：“所有来这里的人，

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都

说这不像是个麻风病人生活的

地方。”

但在 30 年前，这些麻风病

人的生活可不是如今这般光景。

“之前，这里的病人都住在

位于大福镇的天罩坪山顶上，

海拔有 1173 米。跟绝大多数

麻风病人一样，他们被隔离、

被孤立。”但到了1982 年，国

家召开“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

技术座谈会”，并发布《全国麻

风病防治管理条例 ( 修订 )》以

及《麻风病联合化疗试行方案》

等技术方案。也就是从那时起，

麻风病人不再需要被隔离，而

是可以在家接受治疗，能与正

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在这个政策前提下，当

时益阳市的相关领导决定，把

天罩坪的麻风病人率先搬迁下

来。”刘尚夫记得，到了1986 年，

所有的麻风病人和医护人员便

全部离开了那个他们曾被孤悬

一角的山顶。

这也是目前省内唯一实现

了病人和医护人员生活完全一

体化的麻风村。刘尚夫介绍，

现在长期住在楼里的病人有42

例（包括宁乡、娄底、岳阳、

湘潭等地区的病人），其中年

龄最大的 86 岁，最小的 42 岁，

平均年龄 62 岁；现管理治疗

病人 121例。

尽管如今的“麻风楼”一

派祥和，但个中艰难，不仅是

麻风病人，还有长年与之相伴

的医护人员，甚至是周边的村

民——每一个人，都为向着彼

此迈出的这艰难一步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

身心兼治，医生领着病人开始“励志人生”

进取的“麻风楼”：
问候买菜帮干活，只想换你一丝笑容

都不回，紧赶慢赶地走了。

这时候，何春娥都会很

伤心，但想和人沟通的念头

还是占了上风，她打算上街走

走，主动去跟村民打招呼。“仅

管我已经好了，可只要我一上

街，村民们就会立刻把门关

上。”还有一次，有个已经治

愈的麻风病人去村民家里借

东西，结果人家二话没说就

破口大骂：“你是个病人，到

我们家来借什么东西？还不

快走！”

被人像瘟疫一样对待，

何春娥记得，那个病人后来

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出去过。

被无视时，何春娥和病

友们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有

时候还会赌气地想，“你不搭

理就不搭理，我也求不上你

什么”。不过，更多的时候，

她还是会忍不住主动去“搭

讪”——只要看到了村民经

过，她就会问一句，去哪啊，

吃饭了吗。

除了类似于何春娥的言语

邀请，其他病友还会另辟蹊径。

“麻风楼”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里面的病人各自

有一份职责，方云初便是楼

里的会计。他虽然因病残疾，

口才却很好，还打得一手好

算盘，写得一笔好字。

（下转 A05 版）

这 几 栋
“不设防”的
小 楼， 就 是
九瑶村的“麻
风楼”。

医护人员都住在“麻风楼”里，平时还要经常给病人们做体检，
量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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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湖南唯一从山上整体搬下来的麻风村；也是湖南唯一的病人和医护人员生活完全一体化的麻风村


